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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顆橘

瀛苑副刊

美國的旅館時已經是很晚了。空氣正在為清晨的露水作準備，顯得有些寒冷和潮濕。

我下意識的把窗戶關上，一個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外頭的夜景很美，我呆著雙眼盲

目地注視外頭，腦海不斷浮現著自己的某些事情。 

 

那年，我剛考上大學，不顧父親反對從宜蘭到台北唸書。固定每個月回家一趟，不久

之後，便兩三個月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台北時，父親總會塞幾個橘子給我，說是家裡

種的，省的買。而母親便會一旁接著附和：「出外一個人，可不比自己的厝！千萬要

小心，麥打壞嘎低的身體！」她關心著說。一口的台語腔，顯然和父親的外省腔有不

同的感覺。「阿爸阿母唔低你的身邊，你要好好嘎低照顧嘎低！（台語音譯）」母親

說著，眼框裡似乎起了薄霧。 

 

「好！哇摘影（我知道）！」怕趕不上火車的我向母親說，一邊又揮著手，叫母親趕

緊回去。「阿母，你趕緊返去！賣擱送啊！」我回答著。 

 

從小因為父親是職業軍人，不常見面，只有母親伴我成長，印象中的父親可說是「偶

然」才會相遇。父親林家強是位軍官，山東人，民國38年跟著政府撤退來台，後來經

由媒人婆認識了村落裡的一位姑娘陳月嬌，兩人結了婚，生下了二男一女，潔玉、國

裕、國富，潔玉是大姐，她大我五歲，國裕是老二，便是我，國富是老么，小我兩歲

。 

 

小時候，我常帶著弟弟一起赤腳沿著田埂走到村落，村落廟旁有一棵樹，樹下有幾張

板凳，黃昏將近夜晚之際，天空的雲已被落日的熱情燻得臉紅，田野的稻草也隨風飄

著，三五個阿伯總會在那講故事。 

 

「你們又來啦！大家坐好，我要講故事了！」阿水伯用他獨特的宏亮聲音說著，氣出

丹田，抑揚頓挫，他講古的功力在村莊是出了名的。 

 

阿福伯對小孩們說：「對啊！阿水伯要講古了喔！」「等阿水伯等會兒弓ㄕㄨㄚ

ˋ，挖擱拉二胡給你們聽。（台語）」他拿起手上的二胡說著。阿福伯常喜歡在樹下



拉二胡，尤其在下午一兩點，便獨自一人坐在樹下的板凳上拉起二胡。一棵樹，幾朵

雲，孤獨的背影有歲月的滄桑。 

 

聽故事的時候，我通常會牽著我弟弟的手，吃著甜筒，有時候他會把沒吃完的甜筒倒

立放在我的頭上，我也會不甘示弱的把我的甜筒往他的頭上放，我們互笑對方像個小

丑，誰憋不住氣，便開始吵架。這時阿水伯便會說：「不可以吵架，不然關公會用關

刀打你們的屁股！」我們一聽嚇呆了，還挺害怕要是關公真的用關刀打我的屁股，鐵

定變成一坨爛肉泥，嘴巴上便不吵了，但眼睛還互瞪著對方，阿川伯看我們還是沒和

好，便把一顆橘子剝成兩半遞給我們，給的時候還說：「一個人吃一粒桔會嘴酸，兩

個人吃一粒桔才嘴甘。一人一半，感情較不散。」小時候還真不知吃了多少顆半粒的

橘子呢！ 

 

多年之後，大姐便嫁到台北去了。當時，我升大二，弟弟考上士官學校，準備把軍人

當畢生的職業。從此，我便鮮少和我弟弟見到面。 

 

就在之後一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一通頗為震驚的電話，是醫院打來的。父親得了肝癌

末期，生命最多只剩不到三個月。對於這個毫無預警的消息，我瞬間呆住了，心裡想

：怎麼可能？開玩笑的吧？不知為什麼我沒有流一滴淚，只是整個人不斷的渾身顫動

！我看著天空，下起雨了！雨水打在我的臉上，好痛！ 

 

當我趕回去家裡時，母親一見到我便淚流滿面，整個人也蒼老消瘦了很多，臉上的皺

紋像是淚水刻出來的。驅車到了醫院，父親躺在醫院的病房裡，手臂上已經插上了一

根細管，臉上的生氣所剩無幾。他正在睡覺，母親想叫醒他，但我阻止母親：「給阿

爸多休息一會兒，等他醒來。」我叫她別這麼做。 

 

我自窗上的玻璃看到母親正呆坐在父親的床沿，她的雙手直握住父親插著輸血管的那

隻手，我把視線的焦點再往外移，天空很陰暗，雖然是夜晚，但卻像個死亡異境，燈

光有些昏黃，從天而降的雨滴一經過，變成了許多閃爍的螢火蟲，彷彿這個世界只有

這幾點光亮，更顯出周圍的寂靜。我看著這幾點光，這幾個光點逐漸變成了一個大光

圈，視線的焦點也模糊了，腦海浮現了些許的片段。 

 

母親站在庭院的門口，伸頭向遠處探，計程車在交叉路口的一棵樹的地方停下，從車

裡出來的是一位穿著筆直綠色軍服的男人。 



 

「國裕，你看誰回來了？」母親臉上微笑的向我喊著！ 

 

「是不是是爸�拔？」我一邊問一邊趕緊跑到外頭。 

 

阿爸已經走到庭院門口了，我立刻飛奔向前，父親一手用他粗很有力的手臂舉起我扛

在他的肩上，一手牽著母親的左手走回家。 

 

「有沒有乖啊？有沒有聽媽媽的話啊？爸爸有買玩具給你喔！」父親用哄小孩的口吻

跟我說話，一聽到有玩具，我的嘴巴笑得更開了。 

 

「爸�拔你最棒了！」然後親吻他的臉頰。 

 

那個時候，正是秋天的黃昏，落日的餘暉打在父親的臉龐，他的輪廓明顯的在我的眼

簾下呈現，他笑得合不攏嘴，我坐在父親的肩膀上往下看，我和他、母親的影子連在

一塊兒在地上長得很遠，彷彿沒有盡頭。（當年，我五歲。） 

 

「國裕……」母親拍我的肩膀，我才回神過來。 

 

「你在想些什麼？怎失神的樣子。」她說，「國富嘛來看阿爸啊！」 

 

不知他什麼時候來的？國富身穿著一套深綠色軍服，倒跟阿爸年輕時有幾分相像。幾

年沒見，他的皮膚更黑了，身子骨也壯了些。 

 

「哥…好久沒見了！」他向我點個頭，站在靠近門口的那邊，向前移了兩步。感覺好

像跟陌生人打招呼似的，有點不自在，彷彿是有距離的，但他是我的親弟弟，又不覺

得像跟陌生人講的，畢竟他叫了我一聲哥，這種口吻又親切又陌生。 

 

「是啊！真的是好久沒見了！」我看著他，嘆了一口氣說著。我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

，把一腳跨在另一腳的大腿上。 

 

「大學唸得還好嗎？」他一邊說著，走到我旁邊椅子的位子坐下來。 

 



「還是老樣子，跟朋友玩到半夜才睡，不過最近看點書，有時靈感一來，寫首詩是常

有的事。你呢？軍中生活還適應吧！？」我倒一杯開水給他，他用右手接去。 

 

他喝口水，然後把杯子擺在桌上。「還不錯！軍中的弟兄很好相處，只是有時長官來

巡視比較操勞，不過這些我都還頂得住；要是說要搞文學，我可是一點都沒輒！你知

道我對書本一向沒法子，舉槍跑步舉重我行的很，要是看書拿筆寫文章，那可真擠不

出一點腦汁。我可不像你有這個能耐和工夫！」 

 

「對呀！從小我們都不愛唸書，長大後，誰知道我突然對書本有興趣了，一古腦兒往

這條路走去，到後來還唸了大學，我變了；而你很幸運，從小到大都沒變。」我也拿

起杯子喝口水。 

 

「唉……其實我也變啦。只是單這事兒我現在如此，搞不好那天我也搞了文學也說不

定，人總會變的，被時間的推手改變。」他感嘆的說。 

 

「說的也是！」我看了一下窗外，雨已經停了。「我們在這裡會吵到阿爸，到外面聊

好了。」 

 

我們在外頭抽菸，每吸一口，燃燒的那個紅點便逐漸光亮。我們吐了第一口煙團，那

煙團就在我們之間形成一道若有似無的阻隔，一時之間，我們都看不清對方的臉。 

 

等煙霧逐漸散去後，他的臉才漸漸浮現。「弟，你看天空，有星星。」我右手指向天

空，引導他的視線往上看。天空閃爍著星光，他抬頭看，我看不清楚他的焦點落在那

裡，他的眼睛在天上游移著，彷彿有很多心事。看他看的這麼入迷，我也抬頭望。 

 

「哥，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們也常坐在廟旁的椅上看星星？」他說。 

 

「當然記得，我們還喜歡一起去聽阿水伯講故事，你還記得嗎？」我說。 

 

一絲煙霧從他的口中慢慢的吐出，「對啊！我們還為了冰淇淋的事吵架呢！那時候我

們常吃半邊橘子。現在想想，心裡不免想笑。」他轉頭看我，嘴角揚起一個微笑。 

 

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有好幾個醫生衝進病房把阿爸抬走，阿母也跟著衝出去。我連忙



跟上去，「快！阿爸好像出事了！」弟正準備再點一支菸，也趕緊把菸丟掉，跟著我

追向父親。 

 

我們在緊急手術室外等了一段時間，坐了一會便起來來回踱步，心裡十分著急。不久

，手術室的門開了，醫生搖搖頭，對我們說：「我們已經盡力了！」這時，一旁原本

就已經紅著雙眼的母親哭得更加駭人了，她的哭聲在這死寂的走廊上回響著，我和弟

弟悲慟低著頭，無聲的哭泣。我們都知道，阿爸這回是真走了，我們竟連最後一聲「

阿爸」都來不及說出口。 

 

父親的葬禮很簡單，供桌上只擺著一張黑白相片和一個香爐，祭品只有水果，其中橘

子特別多，大部分是家裡種的。看著那些橘子，我記得父親常把橘子塞在我的手中的

那雙手，雖然表情嚴肅，但殷切的關心早已經在那雙手的溫度可以感覺到。我正數著

一張張的銀紙丟到火堆裡燒，一陣風把銀紙的灰燼吹起，黑襖的餘燼，在半空中碎成

許多的小黑點，往天邊散去。 

 

我睡到第二天中午才從旅館坐車到唐人街去。在街角的轉口，有個約四五十歲的中年

男人拿著橘子在叫賣，「來吃又甜又大的橘子喔！」我下意識的走到他面前，「年輕

人，要不要來幾顆？很甜的，這可是台灣品種，保證你讚不絕口！」我買了幾顆，把

其中的一顆橘子剝成兩半，留一半放在口袋裡，另一半剝下一瓣往嘴裡咀嚼，味道一

點都不甜，還有些酸澀。


